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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应该说，每一次评奖都相当于一次
大考，这次“儿奖”的评奖，可以说是近 3 年来儿
童文学创作的一次大考，您认为这次大考的成绩
怎么样？

高洪波：这次的参评作品，首先在数量上比
上一届多出将近 1/4，也就是 110 部；第二，获奖
作者的地域分布比较宽泛，有 13 个省市的作家
获奖；第三，获奖名额的宽泛度增加了，20 个名
额里有 16 个作家是第一次获奖，以前获过奖的
只有 4 个人；第四，这次获奖作者的年龄跨度比
较大，从91岁的任溶溶到“80后”的左昡、陈诗哥
等。还有汤汤、孙卫卫、张洁，他们的年龄都不
大。

从门类上讲，我认为，近年来儿童文学界长
篇创作繁荣，童话创作坚挺，低幼文学崛起，诗歌
与散文状态良好，科幻大进步，纪实较低迷，寓言
很无奈。

记 者：具体来说，长篇小说的繁荣表现在
哪些方面？

高洪波：长篇小说的繁荣表现在：第一，题材
选择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张之路的《千雯
之舞》，实际上是跨文体写作的作品。你说它是
幻想小说也行，说它是长篇小说也可以。在小说
中，张之路把中国的汉字进行了独特的“张之路
式”的魔幻解释，通过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前生今
世，寻找一个雯这样的女孩。这个构思的巧妙程
度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一直是写江南水乡。我
开玩笑称他是“三优”作家，优雅的写作姿态、优
美的文笔、忧郁的写作风格。他的《丁丁当当·盲
羊》突破了以往的写作。小说写两个傻傻的孩子
丁丁和当当，用他们的人生折射这个社会。这种
表现方式在曹文轩以前的写作里很少出现，他等
于是在挑战自己。

另外，写乡村少年生活的好几部作品都非常
好。像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胡继风的《鸟
背上的故乡》、牧铃的《影子行动》，还有李秋沅这
位年轻作家的《木棉·流年》。在小说中，她对家
族史的书写进行了重新的解释，评委们评价她写
的是“新版《城南旧事》”。所以说，长篇小说这次
是让我们很惊喜的。

记 者：这次获奖的长篇小说里有4部农村
题材的,但在整个长篇小说市场中，农村题材并
不占优势。这样一个结果是评委会有意选择
吗？还是说作家在描写农村的时候，所呈现出来
的艺术水准、审美造诣等的确高于那些写都市题
材的作品？

高洪波：我觉得，从评委的阅读感觉来讲，后
者的可能性更大。城市题材中写一些校园生活
的也有。但是，总体感觉艺术水准上不如写农村
题材的那些作品。这个现状不光是儿童文学，整
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如此，经典的作品大部分都
是农村题材的。从中国文学血脉基因的发展来
讲，“五四”以后的农村题材作品整体长于、优于
城市题材作品，这和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基因
有关。儿童文学是当代整个大框架下的儿童文
学。所以，你看到像小说、童话等需要想象力的
作品里面很多是以山乡为背景的，因为田野、农
村、山乡、大自然更贴近童话，也更方便想象。我
觉得，农村题材可能不光现在占优势，以后再发
展下去，在农村和城市的对比中，恐怕农村题材
的百分比还是要高一些。这是作家的一种选择，
或者说是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折射在写作中的
一种存在意识。

记 者：事实上，有更多的城镇儿童读者希
望看到一些高水准的、能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的作品，但是从评奖结果来看，往往是农村题材
的作品占优势。这中间就有产出和消费，也就是
读者期待和作家、出版社生产之间不对等的问
题。对此您怎么看？

高洪波：在幼儿文学领域里面，《幼儿画报》
现在已经发行200多万了吧，它面对的是幼儿园
的孩子，而幼儿园的孩子里城市孩子占绝大多
数，它所表现的一些题材、故事、童话好多都是针
对性很强的，都是以城市生活为主的。这次获奖
的两部低幼作品，一个是《小嘎豆有十万个鬼点
子·好好吃饭》，还有一个是《穿着绿披风的吉
莉》。前者是城市题材，后者的题材好像跟城市、
农村都无关，但是它里边表现的情感还是属于城
市心态的。在低幼作品中，大量都是城市题材
的，比如王一梅的《住在树上的猫》、孙幼军的《小
狗栗子球》等，都是适合城市孩子和幼儿园孩子
阅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刚才说的那种调
整，只能让它自由调整，让市场来选择吧。

记 者：中国图画书的发展经历了从大量推
出引进版，到现在的大力推出原创，这是否就是
您说的崛起？

高洪波：原创作品的确越来越多了，原来很
多写成长题材类长篇小说的，像曹文轩等，他们
现在放低身段、降低姿态，给更小的孩子们写图
画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的确实在调节着儿童出版的生态平衡。图画
书方兴未艾，因为它涉及的不光是作家，还有画
家的投入，所以图画书的繁荣是两股艺术家力量
组合而成的。

记 者：图画书的崛起和图画书的本土化，
并非一个完全一致的概念。本土化并不意味着
一定成功。

高洪波：30 年来，美术界也和文学界一样，
他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每次评奖
大家都强调我们是文学奖，所以画家的绘画再好
也只能是参考，最终得到奖励的是作家。这次绘
本获奖的是张洁，画家其实也不错，但是只有张
洁来领奖，这不是很公平，但是也很无奈，因为我
们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奖项，而图画书图文并茂，
从来都是必须的。

记 者：童话一直是儿童文学中的重要门

类。您刚才提到“童话坚挺”，可否展开说说？
高洪波：在童话创作领域，这次我们非常欣

喜地看到了好几个新人，比如说陈诗哥的《风居
住的街道》。这是个短篇童话，但写得才华横
溢。陈诗哥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中国青年作家对
童话的全新理解和诠释的一种视角，表现力也让
人耳目一新，基于这个我才提出童话坚挺，因为
这当中有一些年轻作家在支撑。这些年轻作家
包括左昡、汤汤、陈诗哥，还有萧袤。他们的思维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写作，他们是改革开放
中成长的一代作家。老作家依然写得很好，像孙
幼军、北董、冰波、刘海栖、杨老黑等，但青年作家
的童话里边有一种奇异的、一种经过了世界眼光
扫描之后再进行自己童话创作的大视野和新鲜
感。此外，他们的创作愿意慢下来，慢慢地写，他
们的心很静。左昡的《住在房梁上的必必》之所
以被大家看好，就在于她心很静、不浮躁，汤汤也
是这样，所以我说获奖的这批作家是我们倡导的
方向。

中国作家在想象力方面往往和国外作家有
点差距，中国作家比较老实，可能也和我们从小
的教育制度有关。但是这次评奖中，一批作家的
想象力还是让人感到欣喜，像萧袤的《住在先生
小姐城》居然把 ABCD 这些字母或者 12345678
全部拟人化，不光是想象力丰富，而且对话非常
巧妙、俏皮、机智。

记 者：在当代散文创作比较驳杂的情况
下，儿童散文一直在稳步发展，而且是在有意识
地探索什么是适合儿童看的散文，这次评奖中，
散文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高洪波：这次的儿童散文状态良好，获奖的
散文中有一本书叫《虫虫》，是韩开春写的。这个
作家身在基层，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韩开春写的
虫虫，视角有点像法布尔的《昆虫记》，但又不完
全是，因为他是以乡下少年的视角，写得童趣横
生。孙卫卫的《小小孩的春天》、汤素兰的《奶奶
星》、萧苹的《请允许我忧伤地想念》、徐鲁的《小
鹿吃过的萩花》，还有老作家樊发稼的《童年生活
散记》、赵郁秀的《仿佛就在昨天》都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儿童散文因为要照顾读者受众
的年龄段，不可能玩那么多花活。所以，第一，文
风都比较朴素，形式上没那么多花样，第二，情感
都特别真实，第三，在题材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
童年视角，所以叙述是娓娓道来，让你读起来一
下子能进入，没有阻隔。

当代散文写法上有多种探索，但散文应该有
永恒的本质，比如说虚构肯定不行，散文的第一
要素肯定是真实，情感的真实、叙述的真实。儿
童散文保持了传统散文的一些基本素质，状态良
好是我对散文创作的一种评价。我不是说它特
别繁荣，因为在儿童文学里面，散文不是强项，也
不是大项。

记 者：任溶溶获奖使儿童诗受到更多的关
注。您怎么评价近几年的儿童诗创作？

高洪波：本次评奖中，王立春的《贪吃的月
光》非常有特点，很可惜，因为其他的原因没能获
奖，王立春把自然拟人化，灵性无处不在。树与
树之间、风与风之间，打架打得披头散发等等，想
象奇特、比喻新鲜，从生活口语童谣出发，抵达诗
的境界，是近年儿童诗的重要收获。

安武林的《月光下的蝈蝈》是他多年诗歌的
积累，很有质量，成人、儿童都可以阅读，视角新

鲜，语言自然流畅。还有任溶溶的口语儿童诗
《我成了个隐身人》，以幽默见长。作为一个儿童
诗作者，我觉得他们的状态比前两届都好，看了
之后让我非常欣喜。儿童诗的发展有高潮也有
低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诗发展得非常好，
以金波先生为主的很多人都写过非常优秀的儿
童诗，包括柯岩、袁鹰、田地等，而且很多少年也
在写，广播电视台常常搞大赛，当时出了一批孩
子诗人。后来慢慢地，整个诗歌品种日渐衰微，
出版社也不愿意出。通过这次评奖，看得出很多
出版社也调整了观念，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的整体
生态平衡。

记 者：本届评奖首次以科幻文学替代原来
的科学文艺，为什么？

高洪波：科幻文学发展很快，本次获奖的就
有两部，一个是纯粹的少儿科幻，胡冬林的，一个
是纯粹的科幻，成年人也可以看的《三体》。科幻
文学是第一次设奖，原来叫科学文艺。以前科学
文艺包含面比较广，有科幻文学、科普散文等
等。科学文艺面很大，科幻小说面很窄。这次顺
序调整了一下。

记 者：寓言已经空缺几届了，是什么原因？
高洪波：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可能还要空缺

下去。我觉得寓言创作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尴尬
的局面。寓言这个文体，从最早的先秦寓言、西
方的《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到当代作家创
作的寓言等，越往后寓言好像和这个时代越对不
上了。这次进入大家视野的寓言，说它是短篇童
话也可以，微型童话也可以。寓言用说教的方式
来讲理，好多道理已经被前人无数遍地说过了，
要想出新有很大难度。在人类文学的早期，寓言
具有一种特殊的文本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中的瑰宝。诸如寓言形成了成语，好的成语故事
都可以理解为寓言，因为成语故事是中国特殊的
文化现象，比如《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画蛇添
足》等等。但到现在为止，能看出寓言的根不是
很深，对生活和时代的表现力不是很强，开的花
比较逊色，写作者也相对比较少。

寓言写作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这种智慧可
能是生存智慧，也可能是政治智慧，也可能是哲
学智慧，作家有智慧才能有特殊的发现，而现在
中国寓言写作里边有没有这种慧眼、这种才华，
或者这种哲学的准备？好像都看不出来。所以，
寓言整体的衰落，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可能还
要相当的一个时期吧。当然，我不希望它消亡，
消亡也不可能。但它要想重新振作难度很大，自
从童话进入中国之后，对寓言的冲击一直就没有
消解。本来童话寓言像藤缠树，最后，藤越来越
茂盛，结果树萎缩了。

记 者：少年纪实文学应该说发展势头还不
错。这届为什么空缺呢？

高洪波：这次参评的纪实文学里边有好多是
写问题少年、写看守所、写少年心理问题的。
但这次评委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批是非儿童
文学界评委，另一批是儿童文学界评委。非儿
童文学界的评委比儿童文学界的评委还要多几
个。非儿童文学界评委比儿童文学界评委更关
注少年纪实文学里涉及早恋、早孕问题的描
写。我印象里，《我们的青葱岁月——中学生情
感和心理成长写真》 和 《别放弃我——16个失
足少年的流浪经历和内心迷惘》 儿童文学界评

委还是比较看好的，后来在大评委会上，不少
非儿童文学界评委对作品里面一些涉及少年隐
私的描写有看法，最后形成了空缺的结果，这
也符合评奖条例，虽有缺憾，但无可厚非。

我个人觉得，问题少年现象是值得作家们
关注的，但是报告文学作家怎么写、怎么采访、
怎么深入他们内心，以什么样的作品反馈这个社
会，这些方面还有待打磨提高。当年柯岩的《寻
找回来的世界》 就非常好，但目前达到那个水
平的基本没有。这可能也和现在报告文学的整
体现状有关系。在多媒体时代，广大读者和报
告文学作家同时获得的信息差不多，那么，报
告文学文本在这种迅捷大量的信息面前该怎么
取舍，如何进入创作并取得圆满的结果，是值
得儿童文学领域内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研究的课
题。

记 者：评奖是总结，也是未来努力的方
向。从本次评奖来看，有哪些问题是今后儿童文
学创作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

高洪波：我认为，儿童文学创作需要奇妙能
力，起码要有童心，要保持心灵的纯粹。眼睛要
善于观察，想象要明快飞翔，心灵要乐于体味。
这是我的三个观点。

我认为，尽管有些出版社有低俗化倾向，但
从创作主流来看，当前仍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历
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

理由如下：第一，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儿童文
学受众群体，我们有 3 亿多儿童，随着国家经济
实力的提高、社会文明度的提高、儿童教育关注
度的提高，儿童文学作为未成年儿童教育的重要
载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很多国家所不
能比拟的。第二，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比较
强大，人数众多，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广泛关注。
这次参评作品比上届多100多部，而且满额评奖
就可以证明。另外，出版社对儿童读物出版投入
热情很大，有一家儿童读物出版社一年图书码洋
达到8亿，这个数字以往不敢想象。大家都在说
大学生就业难，但儿童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相
对乐观得多，到处都抢着要。

要说不足，就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还需要大
调整和大提高，甚至需要大爆发。虽然我刚才
说了好多通过获奖童话看到的苗头，我们几个
青年作家的成长和进步给予我们的喜悦，但总
体来讲，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想象力还很不足，
受我们生存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制约，有时候想超
越、想奔放都很难。还有，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
修养、哲学准备，对社会深入思考之后深入浅出
的写作能力也不足，这一点也需要下大功夫。很
多前辈作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但现在青年作家
哗哗哗一口气写上8本、10本书，一套一套地出，
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是快乐陷阱，很容易把自己写
油滑了。对于成长中的青年作家而言，我个人
的看法是不要以创作丰富自娱，还是应该静一
些、慢一些，争取打磨的时间多一些；被动的
奉命写作尽可能少一些、主动性强一些，让你
自己创作激情被点燃之后的作品多一些，结果
肯定会更好。

作家要有自己对文学的态度，文学史上被市
场经济这根鞭子驱赶着的作家的确出过好作品，
比如法国的巴尔扎克、美国的杰克·伦敦，但我个
人觉得俄国的托尔斯泰可能更好些。注定的大
师可以被鞭子抽成大师，如果不是大师就可能被
鞭子抽成陀螺。

记 者：本届儿童文学奖从评选开始到结果
公布，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中评选机制的
改变也引来热议，与以往评奖相比，这次评奖有
哪些改革？

李敬泽：这次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延续
了中国作协近些年来“茅奖”、“鲁奖”、“骏马奖”
等历次评奖中的改革精神和基本原则。改革的
根本宗旨是要做到公平、公正，尽可能全面和准
确地反映评奖期内儿童文学创作的成果和面貌，
提高评奖的公信力。

今年年初，作协书记处对评奖条例作了修
订。这次修订吸取了过去历次评奖改革的成功
做法，同时也根据儿童文学的特点做了相应的
调整。首先是实行大评委制，以往的评委会通
常都是十几个人，这次评委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以上，达到28人。大评委制扩大了评委的代表
性，人多了，更有利于凸显集体判断和集体意
志，减少个人因素的影响。其次，实行初评终
评一贯制，以往的评奖分初评和终评两个阶
段、两班人马，这次由同一批评委自始至终贯
穿整个评选，有利于保持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上的相对连贯和稳定。第三，实行实名制投
票，郑重提醒评委们的责任。此外，整个评奖
过程始终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投票现场
有公证处公证。

另外，在修订的评奖条例中对奖项的设置做
了一些调整。有的是为了落实上级领导部门规
范评奖的相关精神和规定，比如取消了理论评论
奖，理论评论今后纳入“鲁奖”的理论评论奖中统
一考虑；有的是依据近年来的创作现状作出修
订，比如科学文艺奖改为科幻文学奖。

记 者：如何在评奖程序的层面上保证评奖
的公正性？

李敬泽：公正的评奖需要规范的制度和严密

的规则来保障。和过去的“茅奖”、“骏马奖”一
样，我们这次在评奖规则上下了很大功夫。修订
条例完成后，制定细则前后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反复论证，一步步地推演，努力确保公正，力
求细密周详，对评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都做了相应的规范和预案。

制定规则要细，实行规则要严。在评奖过程
中，全体评委形成明确的共识，对于文学作品的
审美判断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程序不能有任
何问题。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前提，也是评奖
公信力的根本保证。一旦规则确立，大家都必须
尊重规则、维护规则，从一开始到最后都要严格
地依据这个规则办事。现在看，整个评奖完全是
按照规则运行的。

记 者：与以往的评奖相比，本届评委会中
有更多的非儿童文学界评委，这样的评委构成基
于怎样的考虑？

李敬泽：过去也有一些非儿童文学界评委，
但是并不多。这次有很大比例的非儿童文学界
评委，之所以这样，有两个原因。

首先，更多地引入非儿童文学界评委，本来
就是最初的设想。儿童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
一部分，我们希望借此加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
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我想，非儿童文学界评委的
参与也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使我们能够在
更为宽阔的视野中做出判断。

其次，这样的比例构成也有一些客观原因。
这次参评的作品远超往届。很多儿童文学界的
作家和评论家都有作品参评，根据《评奖条例》规
定的回避原则，这些专家不能进入评委会。再加
上还有一些专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评奖，这
在客观上造成了非儿童文学界评委所占的比例
相对较高。

在评奖过程中，我们一再强调，两部分评委

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尤其是非儿童文学界评
委要注意倾听儿童文学界评委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判断。从实际效果看，两部分专家合作得很愉
快，大家讨论得很充分，最后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记 者：与其他评奖相比，儿童文学评奖有
怎样的特点？评委会有哪些相应的举措？

李敬泽：第一，儿童文学评奖涉及很多门类，
甚至比成人文学的门类更多。第二，儿童文学作
品涉及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群体，从低幼直到 18
岁青少年，不同的年龄段有很大差异。这些都构
成了儿童文学评奖的复杂性。

这个复杂性怎么解决？怎样保证评奖能够
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这就
需要评委们有一个均衡的眼光，需要在这个问题
上高度自觉，面对每个门类和每个年龄段，应该
按照它们各自的内部标准去衡量，你不能拿一部
长篇小说和一个几千字的幼儿文学作品简单地
相比。当然，我们也在规则上做了相应的安排。

记 者：这次刘慈欣获得科幻文学奖，在读
者中引起争议，有些读者认为他的小说不属于儿
童文学，您怎么看？

李敬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评奖过程中
已经进行了审慎、深入的探讨。有些读者有一
个误解，觉得儿童文学面向的是儿童、小学
生，但其实，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涵盖了从低
幼直到18岁的年龄段。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读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正如刘
慈欣自己所言，科幻文学天然地就是具有儿童
性的。至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分界问题，
我也请教了几位儿童文学的专家，两者之间并
没有非常清晰的划分，有时是取决于阅读和接
受。有的小说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但很多孩
子读了，而且喜欢，那么它也就被写进了儿童

文学史。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会有争议，争议

首先存在于评委会中，大家通过充分讨论，最后
形成共识，这体现了评奖的学术判断。评奖也不
必四平八稳，躲避一切争议，我觉得类似于《三
体》的争议是良性的争议，这样的争议有助于我
们加深对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评奖的过程就是一个学术争论、学术探讨的
过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一部作品在体
裁上应该算作小说还是童话都会有不同意见。
评奖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各种问
题、各种疑难。这些疑难只能通过讨论甚至争论
去求得解决。这次评奖可以说是做到了充分讨
论、畅所欲言，是一次有学术质量的评奖。评委
们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很多新情况、新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面有的问题不会有定
论，今后依然要争议下去，但是一个评奖总是要
有勇气做出自己的判断。

记 者：从这次评奖的结果看，大部分为从
未获过奖的新人，这是否体现出评委会对于青年
作家的扶持？

李敬泽：相对于成人文学来说，儿童文学创
作队伍规模要小一些，而且有一批实力雄厚、水
准稳定的作家，这就自然形成一些作家多次得奖
的情况。另一方面，近些年，儿童文学创作高度
繁荣，有许多有实力的、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的中
青年作家，他们还没有获过奖。本届评委会在这
个问题上有很明确的共识，要全面地反映创作现
状，不薄名家，同时大力奖掖新人。我们不会因
为谁多次获奖就不再评他，但是会对他的作品提
出更高的要求。当然，没有获过奖的也未必全是
新人，比如任溶溶老先生，90 多岁了，以前从来
没有获得过“儿奖”，这次获奖，所有的评委都很
高兴。

在这方面，前辈作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
样。在评奖之前，金波老师就给作协领导写信，
表示退出评奖，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在第一次评
委会上，我们把金波老师的信念给大家听，评委
们都很感动。这对我们的评奖工作是很大的支
持和激励。

记 者：有些之前呼声较高的作品因为技术
性原因没有获奖，这次评奖有没有遗珠之憾？

李敬泽：某种意义上说，评奖就是一种遗憾
的工作，当最后评出20部作品时，可能每个评委
都会为自己心仪的某个作品落选而抱憾。但你
所说的“技术性原因”，那是另一个问题。《评奖条
例》对于参评作品的资格体例有明确的规定，这
些规定是刚性的，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从申报
阶段到最后一轮评选，我们的工作人员、每一位
评委，一直在反复审核作品的资格体例，对于疑
难问题，还专门咨询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
有关专家。有一些作品本来呼声比较高，但是因
为资格有问题，一票否决，这当然很可惜，但也只
能如此。

在繁荣和收获中期待辉煌
□本报记者 刘 颋

力求全面准确反映儿童文学创作实绩
□本报记者 李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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